
辑录陕北窑居精华，保护传统建筑文脉
评裴晓阳新作《陕北古民居》

■李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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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古民居》是榆林学院裴晓阳教授撰写的

著作，于2022年9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发
行，它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陕北窑洞庄园建筑

艺术研究》的研究成果。此书首次系统梳理了明清

时期陕北典型的窑洞庄园和富商大院建筑艺术，

是填补学术空缺的一本书。它是著者裴晓阳历时

五年，带领学生穿行于黄土沟壑之间，采用田野考

察法实地调研、测绘所形成的一手资料成果集，是

世界各地人们了解陕北地域文化及窑居建筑精华

的必读书籍。

此书由国际艺术家刘若望先生作序。刘若望

先生是陕北佳县人氏，以其独特的雕塑艺术风格

响彻国内外。他提出了“艺术振兴乡村”的理念，在

佳县沿黄旅游带上，由他的团队主导策划并落地

“佳县峪口艺术小镇”项目，利用艺术家的国际影

响力为家乡的乡村振兴带来新的契机。《陕北古民

居》由他来作序，可见晓阳没有打算停留在对古民

居的测绘与记录上，而更多思考的是当下对传统

古民居、古村落的保护与传承。纵览此书，充实的

内容和简练的语言让人印象深刻。可以说，它既是

一本扎扎实实的学术书籍，具有丰富的学术资料

性，又是一本科普书籍，因为它语言凝练、深入浅

出，具有令人愉悦的可读性。全书图文并茂，采用

了近一千张高清图片，不仅有航拍照片，还有大量

的CAD图和三维模型图，全方位地展示了陕北典
型古民居的精华。

《陕北古民居》从探析大宅院产生与发展的社

会背景入手，从建筑选址、院落秩序、建筑结构、建

筑装饰及文化内涵等方面，深入挖掘了陕北古民

居所蕴含的地域建筑文脉，最后还将陕北古民

居与京城、晋中的民居作对比，分析其独特的艺

术价值。本书第一章对陕北窑洞大宅院的产生、

发展和分布进行了历史性的探索。首先解释了

“陕北为什么有地主庄园和富商大院这样的典

型古民居？”归根结底，是由独特的地理位置和

以边贸为主的经济活动造成的中原建筑文化传

播与当地窑洞文化嫁接后形成的。接着又解释了

“典型的古民居分布在哪里？”典型的古民居的分

布跟陕北的边贸活动密不可分，主要分布于黄河

流域、无定河流域及骡马大道沿线上。书末附图

《明清时期陕北地主庄园和窑洞大院分布示意图》

有力地佐证了以上的论述。第二章对单体建筑、院

落结构和营建特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总

结出“单层窑洞”“阔院式民居”“明五暗四六厢

窑格局”等建筑及布局特点，并提出“砖仿木”“石

材代替砖材”的营建特色。第三章“陕北古民居的

建筑装饰”是本书的核心章节，采用了大量的篇幅

细致地归类解读了各类装饰图案及背后所蕴含的

文化内涵。第四、第五两个章节，以“黄河流域”和

“无定河流域”为主线，详细解读了分布于其周边

的二十余个典型古民居案例，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

领略到陕北古民居建筑的营建智慧和文化底蕴。最

后的第六章，将陕北古民居置于北方民居大类中，采

用了比较法，在与北京四合院、晋商大院的对比中，

凸显出了陕北古民居的地域特色。全书框架结构

逻辑清楚，解析表述准确生动，充分体现了著者对

陕北古民居的研究之深、对陕北文化遗构的钟情

以及对陕北这片厚土的热爱！

陕北古民居大宅院是普通窑洞民居的升华，

它将黄土高原传统的窑洞结构与京城、晋中的四

合院模式融为一体，又与沿黄流域、无定河流域的

生产和生活紧密结合，是陕北窑洞建筑文化的典

型代表。从大宅选址、规划、设计、建造到装饰，处

处体现着明清时期窑居艺术的最高水平，是陕北

窑居建筑的瑰宝。读《陕北古民居》，不仅能够领略

到陕北厚重的历史文化，还对陕北窑居建筑文化

的博大精深有了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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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子
■安黎

窗子既是房屋的眼睛，亦是房屋的鼻孔，可瞭

望，可呼吸。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屋子没有窗子会

怎样？空气不流通，光线无法射人，氧气缺乏，黑暗

幽深，人在其中，注定郁闷窒息，不被闷死，也会疯

掉。因此，不要低估窗子的作用。窗子，让我们呼吸

到新鲜的空气，也让我们享受到光明，更让我们瞭

望到墙外的大千世界。

站在高楼的窗前，俯瞰大地，人不但视野变得

辽远，心胸也会变得豁然开朗。道路旁树木蓬蓬、

花草簇簇；街道里车水马龙、人声喧嚷；市井的繁

华与人间的纷纭，如一幕幕的戏剧，尽收眼底。

在漫长的岁月里，窗子也经历了逐渐演变的

过程。最初的窗子，无论是豪门或柴门，材质大体

相同，皆为木条制作，只是在制作工艺上分出了高

下。豪门人家把窗子当成艺术品，尽显工匠技艺的

巧夺天工，尽呈主家身份的尊贵富裕，于是精雕细

刻，并饰以花纹、刻以图案，使其大气而雅致。尤其

是皇宫，每一扇窗子都是摆阔的道具，都是那么精

巧与豪奢，既弥散着文化的气韵，也流淌着帝宫的

雄霸。而庶民家的窗子，无论材质还是品相，比之

豪门世家，无疑要寒碜很多，木条皆为拼凑之物，

大多不雕不刻，最多刷一层油漆。

无论窗格的造型如何，糊窗的东西却无一例外

皆为纸，或牛皮纸，或麦秸纸，或白纸，或黄纸。纸也

有等级，与主家的社会地位相匹配。就村舍而言，窗

纸之于沦落草莽的村姑，仿佛是一片可以大显身手

的试验田。她们手执一把小剪刀，把一片片彩纸剪

成各具形态的窗花，并将其一一贴在窗纸上，从而

使一扇扇的窗子仿佛栩栩如生的动植物展板。剪纸

的图案，是对寓意吉祥的动植物形态的模仿：牡丹

妖艳，芍药含羞，牛羊撒欢，公鸡引吭高歌。

在玻璃尚未诞生之前，窗子一旦合上，就无法

向外望。要看向外面，唯有打开窗子。当然，也有一

些按捺不住好奇心的人，或用舌头舔湿一片纸，或

用指头戳出一个小洞，以向外偷窥。

每一座屋子，都仿佛一个密室，总是被高耸的

墙壁和关闭的门窗遮挡得严丝合缝，外人难以知

道屋内的翔实情况。但人就是这样。越是不让他

看，他那颗心越是发痒，总是想看个明白。如此这

般之下，一种另辟蹊径的行为就大为盛行，那就是

“听窗”———古代婆媳之间一旦彼此间心有猜忌，便

会蹑手蹑脚地贴近对方的窗下猫下身子、竖起耳朵，

仔细聆听屋子里的响动和对话，好知道对方是否在

说自己的坏话。

对他人的缺憾品头论足，对他人的不幸津津

乐道，以此作为抬升自己的撬杠和粉饰自己的胭

脂，无论何时何地，皆为人性的污点，而不是光斑。

窗子既是屋子的瞳孔，也是察看人间的瞭望

台，既能看得见世界，也能看得见世态。

似乎，老食堂的那炉炭火在一架经年累月呜

呜作响的鼓风机的鼓吹下，一直都在熊熊燃烧。很

长一段时间，老食堂门外墙壁上的大瓦数白炽灯

作为小镇唯一的街灯，照亮着无数个晚归和早出

人们脚下的路途。记不清有多少个冬日的早晨，我

一路气喘吁吁地跑过漆黑幽深的街巷，转角处远

远望见老食堂的街灯，惶恐不安的心绪立刻得到

平复。路过老食堂门口，还要向里面探望一下，其

实打馍的师傅已经在蒙着铁皮的案板上狠劲地揉

面，一旁鏊锅下的木炭在燃烧着，偶尔会发出清脆

的哔剥声。

老食堂坐落在小镇中心的丁字路口，一条南

北路一端通往蓝田，一端连着渭南。路东一侧是条

明渠，发端于镇北面的钟坡坡底，一泓清泉汩汩涌

出，在镇南头的大桥下汇入清峪河。明渠东侧是六

间白墙青瓦的大阔间瓦房，南侧三间屋顶矗立着

一高一矮两尊用方砖砌成的大烟囱，烟囱顶上立

着一根三叉戟型的避雷针，它曾长久地以地标性

建筑的方式存在，那也是一直烙在我脑海深处挥

之不去的印记。

第一次进入老食堂应该是在我三四岁之际吧，

印象总有些模糊，是爷爷背着我去的。一进门，整个

营业厅里挤满了人，叫卖声、应答声和里间大灶台

上笼屉揭开那一瞬间升腾起的水蒸气仿佛能掀翻

整个屋顶。三两名戴着白色高冠帽、穿着蓝色统一

制服、胳膊套着白袖筒的营业员来回忙碌地跑动着。

爷爷把我放在进门处的墙根儿，一再告诫我不能走

动，静静待在原地。自己则挤到一尺见方的售卖窗

口处，费力地从蓝布棉袄内侧的口袋里掏出几张粮

票，买到两个刚刚出笼的大肉包子。包子烫手，他在

两只宽大的手掌中来回倒换，用嘴不停地吹着热腾

腾的包子冒出的热气。我接过爷爷递过来的包子，

一口咬下去，鲜嫩多汁的汤包强烈地冲击着味蕾，汁

水顺着指缝流满了双手。

老食堂一直是集贸市场的中心。每逢农历初

四、初七、初十，周边四邻八县赶集做买卖的、收购

农副产品的、回乡探亲的人都是老食堂主要的消

费者。彼时，老食堂门口一侧立有一块刷了棕色油

漆的招牌，用粉笔书写：今日供应葱花油饼、扯面、

精美凉菜。大多数人来老食堂，基本都是要上一大

碗的扯面，吃个滚饱肚圆，临了还不忘喝上一碗煮

面汤水，打着饱嗝心满意足地离开。当然也有例

外，每到岁末年初，在街市上会看到衣着光鲜的青

年男女，拎着大包小包，还会跟上三两个妇女，这

一定是刚刚订婚不久，在置办婚嫁衣物的青年，采

购完毕，会在老食堂的唯一一间雅间里点上一桌

丰盛的饭菜慰劳女方亲属，这时老食堂的经理往

往会亲自招呼顾客，脸上的笑容像开了的花一样

灿烂。

在上初中的三年时光里，我经常光顾老食堂。

每天早读结束要吃早餐，老食堂的一角葱花油饼，

门口要一碗香嫩油辣的豆腐脑，那可算得上奢侈

搭配，一周能吃两三次会让班上同学羡慕不已。说

起葱花油饼，那可算得上是老食堂的招牌美食。将

发面擀成一块长条形面饼，上面撒上椒盐、五香

粉、芝麻，涂抹一层黄亮的菜籽油，再撒上一层厚

厚的葱花，抓起一头卷成圆筒，一手抄起“啪”的一

声狠劲摔打在案板上，再用擀面杖从面剂子中心

向四周擀开，摊成尺把见方的圆饼，师傅岔开被油

脂浸润的油光发亮的五指在面饼上划出规则的圆

形凹痕，双手小心翼翼地卷起面饼摊在中间燃着

木炭的双层鏊锅上。这种烙葱花油饼的鏊锅在别

的地方并不多见，底层是架木炭的炉膛，上部是深

度约有15公分的鏊锅，再往上层是一套双层铁板
的锅盖，下层铁板当鏊锅的锅盖，其上架有炭火，

炭火上层的铁板被菜籽油涂抹得乌黑光亮。刚

擀成型的面饼就摊在上层铁板上，待一定火候

之后，面饼稍事定型，师傅会推开上部的双层锅

盖，露出底层鏊锅，一张葱香四溢的葱花油饼从

鏊锅里即将出炉，师傅一手拿刀熟练地铲起金灿

灿油汪汪的油饼，一手用指尖扶住油饼立于锅中，

控一控油饼表皮的热油，一抬手用刀面托起油饼

底面，指尖压在油饼上面，一转身迅速将焦酥油亮

的油饼置于木墩之上，回身把鏊锅面板上略微定

型的面饼揭起放入底部锅里，顺着五指划出的圆

圈拨动一下，让面饼吸饱热油，再盖上双层锅盖。

随后，师傅操起菜刀反手两刀剁下，一张圆饼被均

匀地切成四块，早在一旁排队的食客将捏在手心

的骨牌大小的号码牌放到师傅面前的铁盒子里，

抽取两张淡褐色麻纸衬在油饼外沿，一边怕烫着

嘴吹气，一边狠狠地咬下一口，葱花、芝麻、五香

粉、菜籽油混合的香气由舌尖冲击到舌根，在口腔

里回荡，浸润着全部的味蕾，齿颊清香，回味悠长。

喜好吃辣的还可揭开油饼焦黄酥脆的外层，在面

饼上抹上一层鲜红的辣酱，上下牙一合，一口下去

那叫一个痛快。

自求学工作以后，我几乎再没有光顾过老食

堂。随着小镇的扩建发展，南来北往的各色餐馆、饭

店如雨后春笋般开门迎客，川湘风味、清真饮食、海

鲜排档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更有美食一条街，

囊括了地方各色风味小吃，神仙粉、荞面饸饹、软面

麻花、卤水豆腐脑琳琅满目，当然葱花油饼仍算得

上是招牌主打美食。此时的老食堂依然静静地矗

立在小镇东街清水河畔，他更像一位垂垂老者，步

履蹒跚踽踽前行，间或双手握着拐杖驻足回望，落

寞而又恬淡地注视着小镇上的云卷云舒。

老食堂的记忆
■许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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